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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跑马总会：
赌局曾被逐利者疯狂追捧

跑马场如何一路走来
1843年开埠之后的最初两年，对
西方的大小冒险家来说，除了礼查饭
店给冒险家们算是带来一点生活的
乐趣，还让他们产生乐趣的便是使肾
上腺产生激励反应的骑马运动。
这当然与他们的民族个性深切

相关。
在纪元前与恺撒率领的罗马军

团的厮杀中，在对抗维京人、诺曼底
人反复入侵的搏杀中，以及，在人类
有史以来最为漫长的百年英法之战
中，不列颠人，或者说英国人表现出
对战马的热爱和崇拜。
1843年之后，不列颠人中最富冒

险精神的一部分，来到了上海，他们
安营扎寨在外滩这个区域，尽管没有
战事需要他们蹬住马鞍、勒紧马缰，
但与生俱来的尚武情结，让他们总是
热血沸腾地骑上马背，在李家庄的烂
泥地上狂热地驰骋一阵。
有时便驰骋到更远的地方。
这些人中，还没有后来因跑马而

在上海滩出了大名的马勒先生，但有
最早到达上海的洋行之一麟瑞洋行
的大班霍格，以及他的伙伴：吉勃、兰
雷、派金、韦勃。1846年，他们在李家
庄的烂泥地上倡议着成立“ 上海跑马
总会”，你不得不承认这些英国大班
有着足够超前的想象力。
接着发生的事实便是上海先后

产生了三个跑马场。
第一个跑马场在南京路与河南

路这一带，81亩土地面积，时间为
1851年到1854年，霍格们总共比赛了
七次，比赛的目的应该是很审美的。
第二个跑马场在南京路与浙江

中路这一带，170亩土地面积，时间为
1854年到1861年，这段日子，跑马总会
的正式成员已经有了25人。
转眼到了1861年，霍格领导的

“ 跑马总会”又向上海道台提出征
用泥城浜以西地段开设上海历史上
的第三个跑马场，上海道台尽管不
愿但也不得不答应了下来。不久，这
块被圈围起来的地方便成了第三个
也是最后的西方人开设的跑马场，
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不仅影响了在
上海的西方人的生活，也成为上海
市民的生活方式之一，他们叫这里
为“ 跑马厅”。
第三个跑马场落成后，从1863年

到1919年，赛马便在春秋两季进行，
春季为4月下旬至5月上旬，秋季则为
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要到1920年以
后，才增加了几天预赛，有时，也在周
末和节日举行赛马。
鉴于西方冒险家骨子里的盎格

鲁·撒克逊种族高于一切的傲慢原
则，普通华人是不得进入跑马场的，
当然，道台大人则又当别论。不那么
普通的西方人想要加入跑马总会，必
须履行一定的手续，首先是要年满21
岁，随后是要由9至11人组成的投票
委员会进行表决，而且必须全票通

过，倘若有一人反对，那就只能保留
其申请资格，延至下次开会再作表
决，倘有三人反对，便永远取消其入
会资格。
那跑马厅上的“ 春秋赛会”，于

是在19世纪60年代便被视作上海滩
上的“ 盛大节日”。每逢其时，租界中
的上海便停止许多商业活动一个星
期。但见西方男人头戴高筒礼帽、身
穿高档西装马甲，西方女子则将双手
裹在黑色的长袖手套中，他们或气质
不凡或仪态万方或搔首弄姿地出现
在跑马厅那个十分简陋的看台上。历
史记载了上海道台被前呼后拥地前
来观看的那道社会风景。

跑马场中的热闹人生
其时，将大门洞开的跑马总会只

负责组织赌马，本身并不供应马匹，
参赛马匹均由马主私人豢养。各个赌
摊的老板在向跑马总会交纳保证金
后，便可以在场内设摊开赌，其中或
盈或亏全由摊主个人负责，跑马总会
则稳坐钓鱼台地坐收红利。为追求更
多更大的商业利润，跑马总会发行的
彩票日渐增多，它们有香槟赛、金樽
赛、大皮赛、新马赛、马夫赛、余兴赛、
拍卖赛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
中，每个项目中都有独赢彩票，最后
一天则发卖大香槟彩票，大香槟票最

大购买群体便是华人。
所谓的香槟票，盖因在霍格时期

赛马时，赢家并无彩金可获，只得一
瓶香槟酒而已。以后，随着跑马运动
日渐功利，开始发行起彩票，其中一
种便以香槟作为命名，也算是对从
前时代的一个记忆和怀念。那香槟
票，每张售价10元，又设头彩、二彩、
三彩等不同彩金，倘若中得头彩，最
初便可得10万银元，稍后涨到15万银
元，到巅峰时期，是变本加厉到了22.4
万元。
可以设想，19世纪至20世纪的

上海春秋两季，那些一文不名的西
方冒险家或家徒四壁的上海市民，他
们眼睛出血、心里出火地来到跑马厅
里，每个人的内心都存了一个天大奢
望，那便是因购买的这张10元香槟
彩票而一举夺得22.4万元超级大奖，
从而彻底改变自己原本平淡无奇的
人生。结果当然是不可能尽如人意
的，甚至是惨不忍睹的，这个世界永
远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一将功成万
骨枯。在某个人获得大香槟头彩时，
其实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作了铺
垫作了牺牲。
有一个统计，1920年到1939年这

19年间，仅香槟票、独赢票这两种彩
票便为跑马总会带来一亿四千一百
三十九万的收入，每年平均获利700

多万银元，这份盈利是要让那跑马总
会的大班们幸福得眩晕而去。
关于当年“ 跑马厅”的种种盛

况，沪上《 申报》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 自租界达马场之各路，但见往返者
如鱼贯、如蚁阵，跑马之处则广场东
北两边之路，人如堵墙，叠层拥积，约
有万数之多。有匠工短衣窄袖者，有
方褓圆领者以及绮罗子弟、苍白殳
老。更有老妪少妇，咸接趾错履、延劲
注目，以争一看。并有马车多辆，皆乘
巾帼之类、脂粉之艳焉。”

1933年的那幢华美大楼
1933年在外滩一带，天际轮廓线
已经铺就，除了那幢誓与沙逊大厦
一争高低的中国银行大楼还没有建
成，所有后来在外滩被历史所铭记
的建筑已经一一地按部就班了；南
京路，毫无疑问地已经成为一条最
繁华的马路，数年后，四大公司之首
的大新公司将在蔡昌先生的决断下
耸立在上海天空下，而相隔着当年
的泥城浜、此时的西藏路，邬达克设
计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正在加
紧施工。
正是这个年份，因西方男女与上

海市民争相介入的赌马活动而变得
脑满肠肥的跑马总会，将早先的跑马
总会旧屋一拆而空，那地基上有了一
幢全新的、华美的大楼。
新跑马总会大楼的建造总共花

费200万两白银。
设计者便是当年设计了上海总

会的马海洋行。
整个建筑沿当时跑马场的跑道

一侧展开，由一栋长排楼房和一个方
形钟楼组成，建筑长达100多米，高有
四层，面积为21000平方米，钢筋混凝
土结构，对着跑道的建筑面上设计了
多层看台。
建筑的北端安有一个高为53.3米

的钟楼，外墙由红褐色面砖与石块交
替结构而成，这让视觉有着足够的愉
悦。整个立面呈现着一望而知的精雕
细刻，无论是立面上的山花，或立面
上的墙体变化，无不体现了马海洋行
向来的设计特点，而长排楼房上呈现
的规整的列柱与柱廊，以及钟楼门厅
里的陶立克柱廊，更让古典意趣得到

了充分的挥发，要让你很生动地想到
18或19世纪展开在伦敦、利物浦街道
上的那些建筑。考虑到其时的上海，
阿达迪可的风格已经大行其道，它们
在这座城市起义的口令已经到处传
扬，马海洋行在1933年的上海竟然尊
崇着如此纯正的新古典主义，这让人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1933年，新建的跑马总会大楼的

底层用来售买进入跑马厅的门票以
及各类彩票，还被用来领取各种各样
的奖品和奖金；二楼是跑马总会正式
会员的俱乐部；三楼则是会员们的包
厢；四楼是跑马总会职员们的宿舍。
整个建筑的内部装饰得富丽堂

皇，栏杆扶手上的个个马头，是对这
样的富丽堂皇作着独特的注释。

建于1933年的上海跑马厅，现今入住的是上海美术馆。

建筑北端的钟楼。

建筑内现为美术馆展厅。


